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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级的市
场需求，成就人们
多元的职业选择。

无人驾驶体验
员、数据侦察员、嗅
辨师……一些新职
业从无到有不断涌
现，还有一些新职
业则渐成趋势性、
常态化的社会就业
形态。

这个急剧变化
的时代，给了每一
个 人 蓬 勃 生 长 的
机遇；无论就业形
态如何变化，你对
工作的热爱、坚持、
积累和创意永远不
会被辜负。

在北仑戚家山街道青峙化工园区里，时常会出现一些
身穿绿色马甲的人，穿梭于园区内的各家企业厂区，哪里有
臭味就往哪里去，他们就是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北仑分局专
门聘请的民间嗅辨师，借用他们灵敏的鼻子，来监测化工企
业排放的气体是否超标，而他们也是青峙化工园区创建“清
新园区”的监督员。

哪里有臭味就往哪里去
昨日一大早，北仑首批4位民间嗅辨师走进青峙化工

园区，开始首次现场“闻臭”监督。
嗅辨师李明是一名环保义务监督员，同时也是北仑区

九届政协委员、戚家山街道益企议事委员工作室负责人，对
于青峙化工园区的企业情况她是如数家珍。

“我是戚家山人，一直生活在这里，对于青峙化工园区
产生的臭味再熟悉不过了，我做环保义务监督员也有很多
年了，一直都关注着园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哪家企业排放什
么气体，排出的气体是什么味道，我基本上都能判断出来。”
李明告诉记者，人的鼻子是判断空气臭味最直接的感官表
征。

当天嗅辨师“闻臭”的首家企业是北仑小港化剂有限公
司，这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工业油漆、油漆
稀释剂、化工助剂等危化品的企业。

在巡查中，李明选择了一条堆放着槽罐的小路，一边走
一边用手在鼻子旁轻轻扇动。

“这些槽罐装的都是各类危化品，如果储存不当容易挥
发出来，我闻一闻有没有臭味。”李明说，“闻臭”不能吸气太
猛，要慢慢吸气，也不能距离一些生产设备、储蓄装置太近，
以免吸入过多的臭味气体。

李明在厂区内转了一圈，发现空气并无特殊异味，表现
良好。随后，李明走进了一间工业油漆生产车间里，一股刺
鼻的臭味扑鼻而来。

“这里味道有点大啊，是不是你们的产品没有密封好？”
李明当即向企业负责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个车间我们已经在整改了，到时候我们会接一根管
子，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气体统一收集起来，保证不会扩散
到车间外面。”企业负责人现场承诺。

人工嗅辨和仪器检测并不矛盾
在各类检测仪器精密度较高的今天，为什么还需要嗅

辨师对污染气体进行人工分辨呢？
“人工嗅辨和仪器检测并不矛盾，现在仪器能够检测到

的气体只有十几种，非常有限，而人的鼻子可以闻到上百种
臭味，我们仪器检测也在做，但我们同样需要嗅辨师来进行

‘闻臭’。我们希望通过‘国标+鼻标’方式，更进一步发现
异味来源，从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宁波市生态环境局
北仑分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仪器测出来的指标只是一
个冰冷的数据，嗅辨师的感官判断可以代表普通市民，更具
有代表性。据了解，今年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北仑分局将招
募30名左右嗅辨师，组织开展相关专业知识培训，对恶臭
监测方法、嗅辨方法等技术进行介绍，从嗅辨机理、气味的
定性和定量评价、实样嗅辨方式等方面进行详细解读和实
操练习。

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柳俊俏 文/摄

她专业“闻臭”

嗅辨师

他专门“碰瓷”

余工是吉利汽车无人驾驶软件测试工程师中的一
员，在生活中的大部分“外行人”心里，他的职业和无人
驾驶技术一样，不仅“高冷”“神秘”，还有点“壮烈”。

第二个专属“工位”
在杭州湾新区吉利汽车研发中心，记者跟着余工体

验了一把无人驾驶软件道路实测的过程。
打开后备箱里的传感器硬件开关，接着打开车内显

示屏上感知、定位、决策规划、控制等各个软件模块，再
打开上控开关，测试车就正式进入无人驾驶状态，跑起
来了。

驾驶座后方配有显示屏、键盘和鼠标的座位，是余
工在办公室以外的第二个专属“工位”，而驾驶座，属于
他的搭档安全员——负责在行车中有可能发生碰撞等
危险时，及时踩下刹车，退出自动驾驶模式，人工接管车
辆。

在无人驾驶领域，传感器被称为“车身上的眼睛”，
无人驾驶系统首先要靠它来感知周围环境的信息，比如
前方是否有车辆刹车、旁边是否有车辆“加塞”等等，然
后把信息传给软件的决策规划模块，来控制车做出刹
车、转向、加速、减速等相应操作。

人们对无人驾驶安全性的顾虑，大多就是和传感器
是否足够灵敏、决策规划是否足够准确有关，而余工的
工作，也正是通过显示屏观察有关这些的信息反馈，然
后记下BUG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场景，反馈给系统开发
人员做改进，然后再测试，再改进。

最难的是“人品”测试
然而，实车测试特别考验“人品”。

“我们在测试前，要先拿到新开发的软件版本，看有
哪些新功能或者功能改进，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测试。”
余工说，“最难的还是测试场景的布局，有些场景真的很
难遇到，有时为了一个场景，就要耗费半天的时间。”

有的开发版本限定了目标车车速和动作，比如目标
车以60码的速度切入测试车的前方或者以60码的速
度从测试车前方驶出车道；有的版本限定了目标车车
型，比如要求测试和洒水车、救护车、铁架货车、厢式货
车等特殊车型的交会情况；有的版本还可能要求测试动
物横穿马路等日常道路上极其罕见的场景，等等。

因此，在指定测试道路和区域内，被测试车载着一
圈圈地跑，求“碰瓷”、求“偶遇”各种刁钻路况，都是余工
工作的常态，必要时刻，还要手动搭建场景，制造“偶
遇”。

成为当时自己觉得无比炫酷的无人驾驶软件测试
工程师已逾两年，像这样找到BUG、解决BUG依旧是
工作中余工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感来源，无人驾驶软件的
打磨，也正是这样一个需要无数次发现、无数次改进的
过程。

记者 徐露清 文/摄

无人驾驶软件测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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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正在“闻臭”。

余工进行无人驾驶软件测试。


